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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經驗的婦女共同交流、培訓，例如台灣具釀
米醋技術的徐蘭香、香港專攻城鄉消費研究的團
體，以及大陸具有一定生產基礎的基層農村婦女，
一同組織起來做有機農業或文化活動，讓農村得
以擁有相當程度的生產和技術基礎，帶動農村經
濟發展和情感聯繫。透過這種工作坊形式，國內
外的交流貢獻得以讓大家互相參照學習，也推行
到各個定點每年固定實施培訓，這些由上而下的
教育訓練有了很好的成效，在這過程之中，從大
家的需要開始，然後來學習、培訓到後來可以有
一個共同的成果來分享，和平婦女也通過紀錄片
或者是口述歷史的形式將過程記錄下來，最後形
成一個行動研究的成果。
說服和被說服
只是，有機農業不是每一個農村都能做得起
來，在推廣的過程中也有失敗的例子，或者是條
件不夠，改以手工藝項目取代。在深入農村你來
我往的過程中，下鄉的趙玲和志願者們，始終不
可避免的是情感的付出給予，也是相互為師、教
學相長的共同經驗。
欲進行生態生計項目，農村需有一定的經濟
基礎和組織基礎，例如具實力的
領導人或是彼此夠團結、溝通良
好的婦女協會、老人協會等等。
同時，趙玲也發現農村中往往是
婦女最具被感染力和感染力的，
更容易接受鄉村建設的新思想，
也更願意去做社會公益、願意改
變，是農村最具行動力的一群。
以山西永濟的農民協會為例，最
早是由一名女教師發起的婦女學
習小組，她們自己邀請了農業大
學的專家上課，申請手工藝項
目，成立環保小組，舉辦文化活
動和婦女辯論會，後來這種歡樂
進取的氣氛也感染了同村的男性
加入，將婦女小組擴大為婦女協
會，進而擴展為覆蓋兩個鎮三十
多個村子，也是全中國第一個正式註冊的農民協
會。這個婦女團體並非不曾經歷過失敗，其背後
成功的原因仍是婦女的領導力量通過時間的證明，
農村中這樣堅韌的女性並不在少數，其中之一還
成為趙玲的「母親」。
下鄉的過程中，趙玲體認到，婦女其實很需
要傾聽，尤其是農村婦女特別缺乏這樣的機會去
表達，因此需要建立一種信任關係，以相互的支
持與鼓勵讓她們把自己的聲音表達出來， 因此在
支農支教項目中，透過共同舉辦活動，志願者們
和農村婦女產生很好的互動與信任關係。例如和
平婦女在某個安徽農村申請到手工藝項目，婦女
做傳統布鞋，「那個安徽農村有一個王媽媽，帶
領著村民反抗政府的不當稅收，但是，在鬥爭過
程中她的內心其實充滿痛苦，我們在那裡和她們
一起聊天、唱歌、跳舞，王媽媽便對我說，她生
了三個兒子但是沒有女兒，要是你能做我的女兒
就好了。我也很感動便對她說：『其實你就是我
的安徽媽媽呀，我也很願意做你的女兒』，後來
我們就有點類似母女的關係，會定期打電話或是
推薦支農的計畫或志願者團體過去她那邊。」趙
玲這段話深深地感動了我。
但是，志願者深入農村總會有必然的阻礙與
訪談地點：和平婦女。
田野研究手記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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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不只是和農村人們建立了革命情感，其中
有衝突和矛盾，也有失敗，這也讓趙玲和志願者
對自己的行動有了更深切的反省：「我們不見得
是要去說服他們，也有可能是我們被他們說服了，
我們慢慢發現從農村可以學到的更多，而不是我
們能夠幫助他們的更多，所以我們會去實際了解
更多當地的情況，有的地方有這樣的條件，有的
地方沒有，我們不能把自己的主觀想法強加在他
們身上，不能去強求別人。」趙玲說著，道出了
一個深刻的反省：面對農村內部矛盾和處理與政
府間的關係時，除了仰賴農民領袖的能力與農民
團體的調整，對於外來志願者團體更重要的警示
是，運動並不是帶著高高在上、給予幫助的心態
去帶領農民，而是抱持著從做中學和適才適性的
態度，以及平等商討的地位，由志願者與農村人
們一同摸索出對於個別農村最好的道路。
聆聽美麗的聲音
從和平婦女和趙玲的經驗中我們得到的收穫
是，當代中國農村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從走向
市場的資本主義到新農村建設政策，政府強制徵
地起樓，使得農村城市化程度愈趨劇烈，同時農
村的城市化思想也愈趨深入，因此，和平婦女組
織從生態環境與農村生計問題著手，提倡鄉村建
設來重建精神生活並改善農村經濟，也通過口述
史的方式發掘基層婦女的聲音，讓更多人聽見。
儘管，婦女團體之間有合作共善也有分歧爭執，
趙玲與和平婦女仍舊堅持信仰，做自己認為正確
的事，中國婦女也以自己的方式展現主體的能動
性。
我們聽見趙玲，也通過趙玲聽見了王媽媽；
我們聽見和平婦女，也聽見了 108 名中國足以榮
登諾貝爾獎的農村婦女，還有更多更多的中國女
性正以自己的生命進行抵抗，那是能為農村帶來
鉅變的美麗聲音，我們必須用心聆聽。
和平婦女組織自種的作物，並推廣有機農業。

